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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末期的妖术恐慌
———以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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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生折割这种罪恶行为在产生发展的数百年间不断变化， 至清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爆发了

以采生折割为核心的妖术恐慌 “剪辫案”。 妖术恐慌贯穿了整个清中末期， 成为了民众生活中不得不直面

的难题。 而清代反映陈靖姑故事的小说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中以术士、 白莲教徒为主要对象，
对妖术恐慌进行了集中描写。 以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中的妖术恐慌作为考察中心， 通过史料和

笔记小说的相互印证， 揭示清中末期妖术恐慌的特征， 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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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中末期的妖术恐慌

采生折割是旧时一种捕杀生人、 折割其肢

体、 取五官脏腑等用以各种目的的罪恶行为。 两

宋以来， 多有以采生折割祀鬼的陋俗， 尤以南方

情况最为严重。 《宋会要辑稿》 中有载：
“湖外风俗， 用人祭鬼， 每以小儿妇女， 生

剔眼目， 截取耳鼻， 埋之陷阱， 沃以沸汤， 糜烂

肌肤， 靡所不至。” ［１］

无独有偶， 《夷坚志》 的 《湖北稜睁鬼》 ［２］

中也详细记录以人为祭品的淫神崇拜， 文中名为

“稜睁鬼” 的淫神， 专以人肝为食。 明王朝建立

后， 朱元璋大力推动祭祀体系的规范化和制度

化， 随着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正月 “封京都及天

下城隍神” 的命令与之后 “禁淫祀制” 的颁布，
大大压缩了淫祀邪神的生存空间。 虽然杀人祭鬼

这一陋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采生折割这一

行为抑或是谣言却从未停止， 其目的也不再是祭

鬼， 而是转为通过妖术盗取被害者的 “生命力”
以合药敛财。

妖术为何物？ 孔飞力指出妖术分为几种不同

类型， 包括认识上强化力量 （能够超越时间和

空间， 尤其是能够预言未来）、 遥控事物的强化

力量 （能够穿越空间移动） 和驾驭生死的强化

力量 （能够操纵生命， 或将之从活着的生灵那

里取走， 或将之赋予没有生命的事物） ［３］， 而这

些力量也统称为 “术” （ｓｏｒｃｅｒｙ）。 古人认为术

士能够通过施法于受害者的名字、 毛发或衣物，
便可使人发病甚至死去， 也可以偷取他人的灵魂

精气， 使之为己服务。 其最典型的便是一种名为

“叫魂” 的妖术［３］１， 社会因惧怕 “叫魂” 而陷

入集体性的歇斯底里， 便被称为妖术恐慌。
根据荷兰汉学家田海的调查整理， 中国自北

宋淳化元年 （９９０） 左右便开始出现此类妖术恐

慌。 而恐慌的内容随着年代的差异也展现出不同

的特质， 早期的妖术恐慌以婴幼儿的诱拐为主，
极少涉及器官的盗取［４］。 晚明以后开始出现以

妖术采生折割的谣言， 驱使纸人变成了流言的主

体， 嫌疑人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 被认为是操纵

纸人的术士。 １８ 世纪后这样的恐慌越来越频繁，
嫌疑人的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具体， 而道士成为最

主要的嫌疑人［４］２０１。 此时人们的恐惧又再次增加

了一个维度， 那就是开始惧怕被人剪掉发辫或其

他身体部位， 来让这些纸质的怪物复活［４］２０５。
清代中末期妖术恐慌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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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古代中国早有使用人体器官合药的观念，
人们相信通过这样的药引可以治愈疾病延年益

寿。 最耳熟能详的便是嘉靖帝以宫女经血炼制的

“红铅” 和鲁迅短篇小说 《药》 中所描写的人血

馒头。 （２） 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 颁布的 《大清

律》 中沿袭 《大明律》， 亦将采生折割定为凌迟

重罪， 《大清律例》 中载：
“凡采生折割人者， 兼已杀及已伤言首凌迟

处死， 财产断付死者之家。 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

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 采生折割人是一事， 谓取

生人耳目脏腑之类， 而折割其肢体也。 此与支解

事同， 但支解者止欲杀其人而已， 此则杀人而为

妖术以惑人故又特重之。” ［５］

这样的律例间接证明有人能通过超自然的力

量盗取他人的 “生命力”， 《大清律》 的颁布也

为清中末期频繁爆发的妖术恐慌奠定了坚实的社

会心理基础。 （３） 随着清朝人口的急速增长，
大量丧失土地的破产者不得已成为乞丐或出家以

求温饱， 这些陌生面孔涌入各个城市， 城市人口

的流动性大大提高， 打破了原来较为安定的城市

生活， 引发了民众的普遍焦虑。
清代最著名的妖术恐慌便是在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与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爆发的 “剪辫案”。
乾隆三十三年以浙江德清县修造水门桥为导火索

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妖术恐慌， 民众相信石匠将写

有民众名字的纸条压于桥上， 便可利用所写之人

的灵魂稳固石桥。 他们也开始相信这些术士能通

过驱使纸人偷取人的辫子、 衣襟、 名字来盗取他

人的灵魂为己所用。 这一谣言不胫而走， 迅速沿

运河北上蔓延至中国大部。 又因发辫这一敏感的

政治符号， 使乾隆帝深感焦虑， 立即展开对

“妖党” 的清剿， 形成了全国范围的 “猎巫” 运

动。 以此 “剪辫案” 为分水岭， 以术士驱使纸

人采生折割为核心的妖术恐慌在各地频繁爆发，
光绪二年再次爆发了类似的全国性恐慌。

虽然妖术恐慌能够在复杂而庞大的清代社会

里跨越阶级传播开来， 但清廷与民众对妖术恐慌

的认识显然是有区别的。 一方面， 清廷视这些妖

术为谋反， 且恐慌的发源地大多来自曾经抵抗最

为激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与其说是恐惧妖术，
不如说是恐惧妖术背后所释放的强烈政治信号会

动摇国家统治的根本； 另一方面， 民众视这些妖

术为生命的大敌。 未开化的民众普遍地相信， 任

何人只要有适当的方法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

“灵魂” 来召唤超自然力量。 在日益恶化的生存

环境中， 民众普遍认为周遭尽是邪恶， 他们的生

命无时无刻都遭受到或现或隐的威胁。 像驱使纸

人采生折割这样的由陌生人引起、 因丢失 “生
命力” 或 “灵魂” 而造成的突发随机性死亡更

是让民众如坐针毡、 夜不能寐。
清中期以降各种妖术恐慌不断涌现， 并以其

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思想

观念等各个方面， 成为了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一

股重要力量。 而小说作为反映古代文化的载体，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补正史之缺， 帮助后人更多

了解当时的社会。 管窥所见， 虽然我国古代小说

中反映妖术恐慌的作品并不多见， 但是在两部反

映临水夫人陈靖姑的小说 《闽都别记》 与 《临
水平妖传》 中均有对妖术恐慌较为集中的描写。
临水夫人陈靖姑， 在福建民众称之为奶娘、 夫人

奶、 临水夫人等， 被认为是扶产护赤的女神， 是

与海上女神妈祖齐名的女神， 发展至今已有千年

历史， 也是福建地区仅次于妈祖的第二大信仰。
现存涉及陈靖姑的古代小说共有三部， 分别是

《海游记》、 《闽都别记》 ［６］ 的一部分以及 《临水

平妖传》 ［７］。 小说中描写的茅山道士袁广智、 淫

僧铁头和尚和白莲教徒徐广儒使用妖术采生折割

以满足一己私欲， 反映出较为典型的清中末期妖

术恐慌的特征。 因 《临水平妖传》 的故事情节

与 《闽都别记》 的陈靖姑章回部分相同或相似

处极多， 可以认为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

传》 同属一个陈靖姑传说故事系统。 但其中对

于妖术恐慌的叙写既有相同亦有不同， 因此将二

者置于相同框架下进行论述。

　 　 二、 《闽都别记》 《临水平妖传》
中的纸人妖术

　 　 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用 “妖道淫僧” 来贬

低道士与僧人。 从小说 《水浒传》 中的裴如海、
《喻世明言·月明和尚度柳翠》 中的尚玉通、
《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中的宝莲寺淫

僧等人， 可见民众对僧人的批判往往集中于

“淫”。 反观道士， 最为典型的便是 《水浒传》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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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廉、 《封神演义》 中的申公豹等人， 民众

对道士的责难则集中于 “妖”。 正如凌濛初所

述： “那学了与民间祛妖除害的， 便是正法： 若

是去为非作歹的， 只叫得妖术。” ［８］ 又如葛兆光

指出妖道的特征是： “反抗天庭和朝廷， 运用欺

骗性的法术骗财骗色， 祭祀不在正典上的妖神野

鬼， 生活放荡道德败坏。” ［９］ 可见， 术没有正邪

之分， 而是取决于施术人的所作所为。
如前文所述， １８ 世纪后妖术恐慌的嫌疑人

更多地指向外来的道士， 而受害者也从婴儿变成

了少男少女， 民众相信他们象征生命力的性器官

被纸人折割会导致 “生命力” 和 “灵魂” 的流

失最后丧命。 特别是在轰动全国的 “剪辫案”
后， 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 的上海朱家角爆发

了纸人折割儿童性器官的谣言， 而红布作为应对

方法也首次出现在地方志中。
戊子 （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年）， 里中哄

然， 剪辫人即立死。 户户惊惶， 日暮不敢窥门

外。 丁酉 （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 年）， 田家畜鸡

中夜闻喔喔声， 晨视之， 两翼如翦， 鸡子中有小

虫半寸许， 蜿蜒衁际。 讹传有纸人欲取童子势及

孩女乳者， 里人皆以红布裹腹［１０］。
在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中茅山

道士袁广智的情节中也出现了相应的描写。 袁广

智初次登场于 《闽都别记》 的第二十三回与

《临水平妖传》 的第二回， 他因见陈靖姑进入闾

山学法， 自己却被拒之门外而记恨于心， 转投茅

山。 再次登场时则出现在 《闽都别记》 的第六

十三回与 《临水平妖传》 的第十三回， 这时的

袁广智已成为叛军的军师， 是陈靖姑的主要对手

之一。 生活放荡的袁广智在小说中借势作恶、 为

蝶精采生折割， 是个不折不扣的妖道。
《闽都别记》 中袁广智经过三年修炼， 辞出

茅山回闽。 在路经江西南昌时见着悬赏告示， 原

是汪家之子在娶亲之日突然走失， 因有重谢袁广

智欣然接受。 不久， 他便在后山找到了失踪已久

的汪子， 才知其被一蝶精迷惑。 袁广智见蝶精美

艳动人欲据为己有， 便告知并发动邻里去山上救

出汪子， 但在众人到来之前先撒下法网困住蝶

精， 谎称妖怪已跑， 成功瞒过众人。 在众人离去

后， 袁广智放开蝶精， 蝶精下跪求情自称梦余，
乃是滕王阁花蝶所化， 在袁广智的威逼利诱下蝶

精梦余成为了袁广智的正妻。 袁广智大喜， 雇一

大船同蝶精梦余返回福建。 蝶精梦余不食它物，
只食鲜花， 袁广智为讨好梦余施展邪法从各处偷

来名贵鲜花， 但并不合口。 于是出现了以下

情节：
广智问曰： “卿平素好何味？ 即说出， 纵天

涯海角， 亦能致之。” 梦余曰： “实有所好， 不

敢言出， 言出必见责。” 广智曰： “卿之好， 甚

恨不能剖心割肚， 待卿言有所好， 哪里有谴责之

理耶？” 梦余曰： “既蒙惠爱， 方敢言之， 实不

相瞒， 妾早年未变人形之时， 常食及笄女子之发

垢， 并小孩子之肾蒂， 连食数年， 遂得变为人

身， 故好之。”
袁广智仗有邪术， 临夜遂剪数十个纸人仔，

各配手执剪刀， 分存于两木匣， 书符念咒， 摄诀

喷水毕， 开盖存于船堵底。 二人同枕至天明， 开

看， 内有连头垢剃下闺女子头发成堆， 一匣内乃

小孩子之肾蒂带血十余个， 纸人仔仍在。 梦余喜

而谢之。 由此夜夜遣纸人仔去劫割。 所经过之乡

村， 门关如故， 至半夜， 女子之头发鬓剃去半

边， 孩子之肾断去一节。 各个言奇， 人人称怪。
其诸乡未割之孩子、 女子各以红布包头， 红肚兜

遮肚尾， 妆为已割去的， 出血染红， 不再割之

也。 自江西南昌延至汀州、 漳州、 泉州、 兴化、
长乐、 福清， 有割女子之头发、 肾蒂异事， 官兵

查访无迹［６］３１０ － ３１１。
而 《临水平妖传》 中也描绘了相同的情节，

但是在遣词造句上颇为露骨。
广智又对梦余道： “卿素常不食饭， 只好鲜

花， 其外更好何味？ 不妨说出， 哪怕天涯海角亦

能取来。” 梦余笑曰： “妾好泡凤烹龙雕蚹绣蛤，
有否？” 广智道： “有。” 梦余又笑道： “我乃别

有所好， 只是不便说出。” 广智曰： “吾怜爱卿

之甚， 恨不能割心剖肝以待卿。” 梦余曰： “既

蒙法师不责， 妾身自未成人时， 常窃及笄女子之

头发垢， 并未大小孩子鸡巴尖， 少年妇女乳头啖

之数年， 方得成人， 故暗好之。 此不洁之事， 惟

恐以为污鄙， 故不敢言。” 广智曰： “卿既好此，
何节之有？ 古人亦有之， 如南史刘邕为太守， 好

嗜疮痂。 隋朝之磨叔淇， 好食小孩童便。 更有嗜

好男精女血者。 如此等类甚多， 且限我明早便

有。” 广智遂剪十个纸人， 各执剪刀分存各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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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书符念咒将匣盖好， 遂入舱去睡。 至次日天

明梳洗已罢， 将匣盖开看。 一匣乃是头发垢， 一

匣乃是鸡巴头乳头， 纸人仍在。 广智笑道： “此

可当得玉杵宝贝么？” 梦余谢曰： “蒙法师如此

费心。 实当不得了。” 乃捻鸡巴尖而食， 头发垢

亦吞之， 如食素籽； 食乳头如食炒豆一般。 广智

见而笑之。 梦余食尽， 眉开眼笑。 从此夜起即施

行法术， 取此三件东西， 所经过之处各乡村街巷

市镇， 未及笄女子并男子， 遭此妖灾者不少。 闻

之无不惊异， 或有未被割男女俱用红布将头及肚

包之， 以避妖术之灾异。 广智所过， 自江西南昌

延平汀州， 上府至福州， 皆逢此灾。 官府闻知，
张挂告示， 严缉捉拏［７］５８。

通过对小说中妖术细节的爬梳， 会发现小说

在不经意间传递出妖术恐慌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

点颇具代表性， 可视为清中末期妖术恐慌的共同

特征。
首先是局外人袁广智的设定。 袁广智是游离

于世俗社会的出家人， 不受世俗的约束， 且像他

这样的茅山道士被认为拥有驱鬼、 下符、 扭转乾

坤的高深法术。 与僧人相比， 民众更容易对道士

表现出单纯的恐惧，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如炼丹

术、 驱魔等有益的活动总是让道士与法术产生密

切的联系， 但在民众的观念中这样有益的法术也

极易变为邪法。 茅山道士袁广智也自然符合妖术

恐慌中嫌疑人的特征。
不仅如此， 《闽都别记》 中袁广智为闽清

人， 而在 《临水平妖传》 中则为福清人。 虽然

各不相同， 但在小说中袁广智都扮演当地社会外

来者的形象。 如 《闽都别记》 所写： “江西南昌

延至汀州、 漳州、 泉州、 兴化、 长乐、 福清”。
《临水平妖传》： “自江西南昌延平汀州。 上府至

福州。 皆逢此灾。” 可见， 袁广智并不选择在家

乡作案， 清中末期像袁广智这样陌生面孔的道士

来到城市中， 极易造成当地民众的焦虑。 虽然外

来者并不会以个人恩怨为动机施展妖术， 但他也

同时欠缺当地社会的制约与羁绊。 可以说， 世俗

社会的局外人、 茅山道士、 外来者这三要素构成

了妖术恐慌事件中嫌疑人的典型形象。
其次是对飞虫的恐惧。 蝶精梦余的设定是

“剪辫案” 后对飞虫恐惧的具象化表达。 １８ 世纪

以前的妖术恐慌中对于袭击者的想象往往停留在

小而敏捷的怪物亦或是动物， 最为典型的便是狐

狸和猫。 在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的 “剪辫案”
中民众首次将矛头直指飞虫， 伴随着 “飞虫伤

人” 的流言， 人们对飞虫类的恐惧也到达了前

所未有的高峰。 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 苏州府

吴县的朱海对二十多年前 “剪辫案” 中因飞虫

引发的大骚乱记忆犹新。
杀业果报。 戊子夏， 苏州忽传有飞虫夜伤

人。 互相警惕， 谯鼓未起， 家家闭户。 儿童见莎

鸡、 蚕、 蛾辙噭然啼泣， 既而画图传视， 选事者

为射工以是妖由人与。 黄鸥坊有张媪者， 寡守妾

之遗腹子， 时年十岁， 因见螳螂惊痫而死。 媪怅

恨日购螳螂搥杀以祭， 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贮笼，
忽闻笼内作儿哭声， 媪骇异开笼审视， 忽见儿，
现形曰： “娘勿杀螳螂， 冥司以儿好杀虫蚁， 伤

戕生命， 今母以儿故又杀螳螂至万计， 罪业深重

罚儿化螳螂五百劫矣。” 语罢牵衣大恸。 媪抚

之， 乃一螳螂在衣侧首凝视而已［１１］。
纪昀也在 《阅微草堂笔记》 中指出当时在

北京也广为流传着 “飞虫伤人” 的流言。
戊子夏， 京师传言， 有飞虫夜伤人。 然实无

受虫伤者， 亦未见虫， 徒以图相示而已。 其状似

蚕蛾而大， 有钳距， 好事者或指为射工。 按短蜮

含沙射影， 不云飞而螫人， 其说尤谬。 余至西

域， 乃知所画即辟展之巴蜡虫。 此虫秉炎炽之气

而生， 见人飞逐。 以水噀之， 则软而伏； 或噀不

及， 为所中， 急嚼茜草根敷疮则瘥， 否则毒气贯

心死。 乌鲁木齐多茜草， 山南辟展诸屯， 每以官

牒移取， 为刈获者备此虫云［１２］。
通过两人的记述， 可见 “飞虫伤人” 的传

播范围之广。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避免发辫这一

敏感的政治符号， 朱海和纪昀均未提及剪辫之

事。 或许是同样的理由抑或是为了贴合小说的时

代背景， 《闽都别记》 《临水平妖传》 的编者都

将折割的部位从男子的发辫改为女子的发垢。 毫

无疑问， 蝶精梦余的设定正是飞虫骚乱的余波。
此外， 在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中驱使纸人作恶的不仅袁广智一人， 还有一人便

是铁头和尚。 铁头和尚使用纸人采生以满足自己

的淫欲， 而其中一个目标正是陈靖姑的结拜姐妹

林九娘。 林九娘生得眉清目秀， 聪慧非常， 对

《易经》 手不释卷。 一晚， 林九娘用 《易经》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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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演， 铁头和尚的纸人不期而至， 但纸人却无

法抵挡 《易经》 的力量， 纷纷掉入卦局之中。
那夜初更时候， 在香房列桌， 以豆排八卦九

宫大衍之数， 从中调动飞合， 变化无穷。 正在神

注间， 俄有一旋风入房内， 九娘讶喝之， 其旋风

辄坠入卦局中。 风息， 现出一物， 非别， 乃纸之

犬头也。 九娘异甚， 将纸头犬夹在易经内。 须臾

又一个飞至， 又坠在局中， 乃纸剪之人也。 随接

连飞至五个， 皆纸剪之人也， 俱由窗棂而入， 皆

自坠入八卦局中， 总夹在易经内。 天既明， 始无

再至。
九娘思之： “必是妖人施展邪术， 使来捉拽

我们也， 犹幸未睡， 在此排卦， 被我反捉之。 如

睡， 万命皆休矣。 诚乃古圣先贤之造就也。” 随

报于双亲［６］２６１。
《临水平妖传》 的第八回中亦有相同场景。
初更时分， 正在房中， 将外头排布八门八宫

大衍之数， 从中调和， 变化无穷。 正疑心之间，
忽有一人甚凶， 由空突入。 九娘大惊， 闻声大

喝， 其人遂坠中宫。 九娘再看， 变成一个纸人，
如大指大。 九娘心思： “这定是妖人施此邪术，
遣此纸人来迷拽我的， 幸我未睡， 在此排卦， 被

我触破， 倘若睡时， 必遭妖人荼毒， 我命定休，
幸神之造就。” 遂将纸人压在神宫卦内， 乾为

天， 坤为地， 坤宫即地户也。 仍然望对八卦， 恐

其还来。 守至二更， 忽空中仍然一声喨响， 又来

一人， 九娘大惊连忙又喝， 其人仍然落下， 变为

二寸纸人， 九娘仍压坤宫卦内。 至五更， 共来五

个纸人。 皆被九娘喝落， 并压中卦内。 先来的纸

人手内执绳， 余皆执刀持剑。 及至天明， 九娘将

夜间纸人事情， 说与父母得知［７］３５。
铁头和尚的情节并非独创。 中国人自古便相

信经典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风俗通义》 中有

载： “武帝时迷于鬼神， 尤信越巫， 董仲舒数以

为言。 武帝欲验其道， 令巫诅仲舒， 仲舒朝服南

面， 诵咏经论， 不能伤害， 而巫者忽死。” ［１３］ 可

见汉武帝时期经典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已成为较为

普遍的共识。 《易经》 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记载最

初见于北齐大臣权会的传记中。
（权） 会本贫生， 无僮仆， 初任助教日， 恒

乘驴。 其职事处多， 非晚不归。 曾夜出城东门，
会独乘一驴。 忽有二人， 一人牵头， 一人随后，

有似相助。 其回动轻漂， 有异生人。 渐失路， 不

由本道。 心甚怪之， 遂诵 《易经》 上篇第一卷。
不尽， 前后二人， 忽然离散。 会亦不觉堕驴， 迷

闷， 至明始觉。 方知堕处乃 是 郭 外， 才 去 家

数里［１４］。
而最早记录 《易经》 击退纸人的记载出自

袁枚的 《子不语·湖南张奇神》。 《子不语》 中

江陵吴书生因侮辱术士遭到报复， 书生用 《易
经》 击退并俘获纸人， 我们也能清晰看出铁头

和尚情节与 《子不语》 的相似之处。
湖南张奇神者， 能以术摄人魂， 崇奉甚众。

江陵书生吴某独不信， 于众辱之， 知其夜必为

祟， 持 《易经》 坐灯下。 闻瓦上飒飒作声， 有

金甲神排门入， 持枪来刺。 生以 《易经》 掷之，
金甲神倒地。 视之， 一纸人耳， 拾置书卷内夹

之。 有顷， 有青面二鬼持斧齐来， 亦以 《易经》
掷之， 倒如初， 又夹于书卷内。

夜半， 其妇号泣叩门曰： “妾夫张某昨日遣

两子作祟， 不料俱为先生所擒， 未知有何神术，
乞放归性命。” 吴曰： “来者三纸人， 并非汝

子。” 妇曰： “妾夫及两儿皆附纸人来， 此刻现

有三尸在家， 过鸡鸣则不能复生矣。” 哀告再

三。 吴曰： “汝害人不少， 当有此报。 今吾怜

汝， 还汝一子可也。” 妇持一纸人泣而去。 明日

访之， 奇神及长子皆死， 惟少子存［１５］。
除此之外， 清末民初徐珂编纂的 《清稗类

钞》 在 《纸人为祟》 条目中详细记录了光绪年

间 “剪辫案” 中的众生百态， 其中 《易经》 同

样作为辟邪利器而被抢购一空。
（光绪丙子） 常州梅姓有二女， 以守贞课读

养其母。 自言某夕方于灯下治女红， 忽闻门隙微

有声， 惶遽间， 取案上 《周易》 一册投之， 有

纸人飘然堕于地， 急夹置书中。 迟明检视， 五官

四肢咸备， 右手执翦刀一柄， 投诸火， 亦无他

异。 闻者信之， 因哗言 《周易》 能辟邪。 城乡

塾师争吚唔课其徒， 男妇老幼， 无论识字不识

字， 每出， 咸挟一册以自随， 居则悬于户， 坊肆

及故书摊所存新旧 《周易》， 搜购一空。 扰攘数

月乃已［１６］。
《易经》 拥有神力虽然是旧有的看法， 但从

可见的记录来看在乾隆后期 《易经》 才与纸人

妖术产生关联， 成为辟邪利器， 也再次印证了小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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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的情节并非凭空捏造， 而是对清中末期妖术

恐慌的白描。
以 “剪辫案” 为分水岭， 在此之前发生的

妖术恐慌中仅有四起与纸人有关， 而之后爆发的

妖术恐慌几乎都与纸人有关。 民众对纸人的过度

恐惧源自于纸制品与丧葬的密切联系， 纸质的下

人、 纸马、 纸屋等纸制品在葬礼中被频繁使用，
荷兰汉学家高廷也指出厦门地区民众有利用纸人

诅咒他人的风俗［１７］。 可见， 纸制品一方面能够

成为侍奉死者的器具， 另一方面也能作为被诅咒

的对象， 自然也能变成加害自己的道具。 民众极

易看清纸制品的内在联系， 也使纸人逐渐出现在

妖术恐慌中。 可以说小说中袁广智和铁头和尚的

情节符合清中末期民众对纸人与妖术的联想。
无论从茅山道士袁广智、 蝶精梦余、 铁头和

尚的人物设定来看， 抑或是从折割的器官、 包裹

红布、 对飞虫的恐惧、 使用 《易经》 的细节来

看，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看似荒唐的

情节却准确、 明晰地反映出清中末期妖术恐慌的

样态与民众对妖术的普遍焦虑。

　 　 三、 《闽都别记》 中的白莲教与
妖术

　 　 白莲教一般认为诞生于南宋， 并且与东晋庐

山慧远的白莲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属于净土

教结社的一支， 后来逐渐变为信奉弥勒降生的秘

密结社。 有学者认为， 清代 “白莲教” 一词开

始与邪教等同， 清廷无论信仰的真实内容， 把应

被取缔而因各种理由尚未被取缔的民间宗教结社

统称为白莲教［１８］。 也有学者认为其实在清代并

不存在自称为白莲教的宗教结社， 且被认为是白

莲教的团体内部也并不存在白莲教的自我认

识［１９］。 由于清廷的高压政策导致宗教团体秘密

结社化， 最终爆发了长达九年的 “川楚教乱”，
这也是清中期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历来反映白莲教的小说不在少数， 孙逊与周

君文在 《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认识价值

———以白莲教、 八卦教为主要考察对象》 ［２０］一文

中， 对涉及白莲教的小说考述十分详尽， 认为小

说对于白莲教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叛乱、 淫乱和

妖术。

自 “川楚教乱” 后白莲教利用妖术采生折

割的流言甚嚣尘上， 成为白莲教的新特征之一。
田海指出： “在 １９ 世纪， 晚明时期针对白莲教

的观点再次盛行， 叛乱、 宗教、 巫术等多种因素

被联系在一起。 至此， 旧式白莲运动的痕迹完全

在 文 人 精 英 以 及 普 通 大 众 的 记 忆 中 消 失

了。” ［１９］２４４妖术恐慌与白莲教这样的宗教团体的

联系成为 １９ 世纪的趋势， 又因叛乱、 妖术等刻

板印象， 在教乱后的妖术恐慌中民众多将矛头直

指白莲教， 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
以光绪二年的 “剪辫案” 为例， 时任两江

总督的沈葆桢就认定 “剪辫案” 是白莲教所为，
他在奏折中写道： “其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 其

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 与天主教并无干涉， 惟该

匪到案必供出自教堂。” ［２１］

《申报》 的社评中也明确地指出因为是妖术

恐慌， 所以白莲教应该对此事负责。 可见， 白莲

教用妖术采生折割的刻板印象已深入人心。
昔白莲教初起时， 亦有纸人纸马邪法以动摇

人心。 今海内虽云安堵， 然盗贼奸宄潜踪草莽狡

焉， 思逞者正不乏人。 在上者不可不杜渐防微

也。 况今日剪辫已非一处， 通都大邑之中谅皆有

匪类出没。 若不急为稽查恐至酿成不测［２２］。
不仅在光绪二年的 “剪辫案” 中， 在清末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爆发

的妖术恐慌中白莲教也被民众认为是祸首。
至丁酉、 戊戌间， 大江以南， 又盛传男辫妇

髻及小孩阳物、 鸡翼被翦之事。 夜半鸡鸣， 速倾

以秽水， 即得寸许白纸作持翦状之小人， 谓为白

莲教中人所为也［１６］４６５３。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闽都别记》 中白莲

教教徒自然地被设定成采生折割的妖人形象， 相

关情节出现在第四十九回与第五十回。 在福州连

江县， 平民麻庚的家中生出三色灵芝， 众人皆谓

祥瑞， 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麻庚为接待亲友

从路过的肉贩处购得牛肉与牛蹄， 准备以此款待

亲朋。 有一贪食女童潜入厨房欲大快朵颐， 可是

映入女童眼帘的并不是牛蹄而是人脚。 女童慌忙

跑出厨房大声呼喊， 其中一名围观群众认出这双

脚是自己失踪多日儿子来禄的脚。 他便拽麻庚前

往闽王府为来禄讨回公道。 闽王将该案交予陈靖

姑之夫刘杞莲审理。 刘杞莲使用计策查明真相，

１７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５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原来将来禄变成牛并且变卖的主犯是一名来自江

西省、 名为徐广儒的白莲教教徒。 值得注意的是

主犯的名字与明末白莲教叛乱的首领名字 “徐
鸿儒” 仅一字之差， 这并非偶然， 应是作者在

意识到徐鸿儒的基础上， 有意为之。 刘杞莲对白

莲教的渗透并不惊讶， 原来他此前早已收到公文

为防止白莲教的渗透作了积极的准备。
原来刘巡检早接有通行公文， 说江西有白莲

教邪术害人， 伙党甚众。 江西现在补剿， 恐有余

党逃匿邻疆， 各宜一体防剿， 勿致漏网各缘由。
兹因有牛脚变人脚之奇异， 穷究出牛在徐家买

的。 查徐广儒又是江西迁来， 无田地经纪， 养活

许多人， 又收纳许多门徒， 其白莲教之党可

知矣［６］２４３。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山峦叠嶂的闽浙赣交

界处是一直是政府控制相对较弱的地区， 因此清

代的会党和游勇借道江西渗透至福建的例子屡见

不鲜。 《闽县乡土志》 中载道：
“闽省会匪 （指民间结社及其成员） 于咸丰

四年肃清后， 五年秋， 复有顺昌土匪勾结江西叛

寇为乱。 未几， 亦平定……十年夏， 江西大股粤

匪 （指太平天国） 窜入闽疆， 邵武、 光泽失守，
分陷汀洲， 围建宁府， 下游亦骚动……八年三

月， 江西逆匪多由铅山等处分扑， 浦城、 崇安

陷焉。” ［２３］

其中也不乏有以秘密结社为核心的暴动， 最

为典型的便是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 的江西封禁山

斋教暴动。 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 “窃福建崇安

一县， 地与江西封禁山一带毗连， 县之西北大

浑、 岚角等处， 近有斋匪传徒习教情事。” ［２４］ 他

们在福建斋教徒的配合下一举攻入崇安县城与建

阳县城， 造成了大骚乱。 在会党、 游勇不断从江

西侵扰福建的背景下， 编者将术士徐广儒设定从

江西省而来就显得合情合理。 此外， 这也是对江

西省的刻板印象之一， 江西人常被认为是会使用

妖术的人， 也常被认为是妖术事件中的主谋。 对

此， 田海解释道： “人们认为这些术士是来自江

西的观念并非建立在事实之上， 而应该与当时社

会普遍对此区域的固有印象有关， 江西之民被认

为是未经开化和愚昧的， 而且相当健讼。” ［４］９４随

后， 刘杞莲命人用计逮捕徐广儒的弟子双美， 根

据他的供述我们可以得知来禄变牛的原因。
（徐广儒） 有一美妾， 那日在房中洗汤， 被

来禄钻入看， 笑之。 妾与之对笑。 广儒走过， 闻

房内笑声； 由门缝看入， 见一赤体在汤盆， 一人

立在旁， 其妾与之对笑。 广儒不言退去， 是夜以

药弹妾， 其妾即变为猪， 又以药弹来禄， 其来禄

即便为牛。 次日皆卖去与人宰杀。 遂令众徒弟寻

访何处有美男美女， 再去透来为妾、 徒［６］２４３。
可见， 《闽都别记》 中所描写的白莲教具备

了淫乱与妖术的典型特征。 小说中的白莲教徒不

仅涉及采生， 同时还涉及折割。 接下来双美供认

灵丹的主要配方是人眼， 徐广儒在夜间赋予泥鼠

生命， 并指使泥鼠用龙眼核偷换他人的眼球。
又问曰： “他无田地经纪， 银从何来？” 又

答曰： “他有妙药， 点铁成金， 弹人变畜。”
又问曰： “什么妙药有此奇妙， 汝必知用什

么炼制的？” 又答曰： “只知取人的眼睛， 还用

别件和制不知。”
又问曰： “一料用多少， 岂容多取之耶？”

又答曰： “多少不知， 只知做泥老鼠， 嘴各衔龙

眼核两粒， 夜来驱去， 至天明俱衔人之眼睛

回来。”
又问曰： “两眼睛被鼠剜去， 有许平静？ 怎

能又把龙眼核补入， 更能许合缝， 不落不痛

也？” 又答曰： “他自有法术。 都是人睡在床上，
泥鼠半夜去， 抽换不痛不觉。 至天明， 其人两眼

瞳子无去， 视不见物， 皆以霎时光瞎之症。 数日

过方 坠， 始 知 是 龙 眼 核， 亦 不 知 是 何 人 换

去也。”
刘巡检笑曰： “果厉害， 能令泥鼠嘴衔龙眼

核换人目睭子， 人竟不知， 法甚奇异。 但人全藉

两个目睭， 换了一个去便了不得， 犹两个并换

去， 惨毒之甚也。 原来此白莲教千变万化， 都是

人眼所制之药致之也。” ［６］２４４

外来的术士赋予非生命体 （纸人、 泥鼠）
生命， 驱使它们采生折割， 这是典型的清中末期

的纸人妖术谣言。 《闽都别记》 的白莲教案也并

非独创， 在 《聊斋志异》 中便有白莲教徒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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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与其妾通奸， 将门徒变成家畜贩卖宰杀的

记述①。
白莲教某者， 山西人， 忘其姓名， 大约徐鸿

儒之徒。 左道惑众， 慕其术者多师之……后有爱

妾与门人通。 觉之， 隐而不言。 遣门人饲豕； 门

人入圈， 立地化为豕。 某即呼屠人杀之， 货其

肉。 人无知者。 门人父以子不归， 过问之， 辞以

久弗至。 门人家诸处探访， 绝无消息。 有同师

者， 隐知其事， 泄诸门人父。 门人父告之邑宰。
宰恐其遁， 不敢捕治……［２５］

自 “川楚教乱” 后民众对白莲教的刻板印

象也不再局限于叛乱， 而是逐渐转变为利用妖术

进行采生折割。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闽都别

记》 的编者基于 《聊斋志异·白莲教》 的框架，
又糅合了当时颇为盛行的采生折割流言， 描绘了

一个时代烙印鲜明的白莲教案。
虽然 《闽都别记》 涉及白莲教， 但是由于

掺杂了编者的想象与虚构， 已与现实有了一定的

差异。 但是从采生折割的角度来看， 我们还是能

清晰地观察到小说中对白莲教的描摹带有较为典

型的教乱后特征。

四、 结　 语

以小说中的纸人妖术与白莲教为主要对象，
对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中所反映的

清中末期妖术恐慌作了一些粗浅的考察， 并由此

兼及小说中妖术恐慌的某些特征。
由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

识： （１） 小说离不开编者所处的历史环境， 《闽
都别记》 《临水平妖传》 的成书时代使得其与妖

术恐慌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体现

对纸人妖术与白莲教的描写， 而且还表现在历史

大环境下的集体性歇斯底里。 （２） 所涉及的妖

术恐慌大都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上， 把虚无缥缈

的 “纸人” 与 “白莲教” 等视为生命的大敌，
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于妖术的刻板偏见与恐慌。 但

与此同时， 小说中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中末期

频繁爆发妖术恐慌的客观事实， 具有重要的认识

价值。 特别是鉴于清中末期反映妖术恐慌的小说

与研究较为稀少，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

传》 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就显得特别可贵。 （３）
以两书为例， 古代小说与社会风俗、 社会现状的

联系涉及很多方面， 有些描写是明显的， 有些描

写是隐蔽的； 有些作品是集中描写的， 有些作品

是曲折表现的， 其中的情形非常复杂， 需要仔细

爬梳， 这方面 《闽都别记》 与 《临水平妖传》
还留有大量的空白等待填补。 笔者仅是围绕小说

中反映的妖术恐慌作一初步探索， 以期引起研究

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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